
保定市高阳中学2015届高三上学期第二次周练语文试卷

一、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题目。

汽车等待的时候

欧·亨利

    黄昏刚降临，穿灰色衣服的姑娘又来到那个安静的公园的偏僻角落。她坐在一个长凳上看书，一张大网眼的面纱罩住了她的头巾帽和安详恬静的眼睛。昨天同一时间她就来过，还有前天；了解这个情况的年轻人在附近徘徊。

    翻页时，姑娘的书从手上滑下，在椅子上一磕，足足滚落一码远。年轻人迫不及待地扑到书上，带着公园里和公共场合盛行一时的风度——彬彬有礼地献殷勤，把书还给它的主人，用悦耳迷人的声调冒险说了句不相干的关于天气的话。

    姑娘从容不迫地打量着他，瞅着他整洁平凡的衣服和他没什么特殊表情的容貌。“你高兴的话不妨坐下，”她说，声音低沉爽朗，“光线太暗了，看书不合适。我宁愿聊聊天。”

    “你可知道，”他说道，“我很久没有看到像你这样了不起的姑娘啦！昨天我就注意到你了。美丽的小妞？”

    “不论你是谁，”姑娘冷冰冰地说，“你必须记住我是个上等女人。我可以原谅你刚才说的话，我请你坐下，如果这一请却招来了你的‘小妞’，那就算我没请过。”

    “我衷心请你原谅。”年轻人央求说。

    “换个话题吧。现在谈谈这条小路上来来往往的人吧，他们去向何方？为什么匆忙？他们幸福吗？”

    “看看他们确实很有意思，”他顺着她的话说，“这是生活的美妙戏剧。有的去吃晚饭，有的去其他地方。真猜不透他们的身世。”

    姑娘说：“我不那样好奇。我坐这儿是因为只有在这儿，我才能接近人类伟大的、共同的、搏动的心脏。我的地位使我永远感受不到这种搏动。你猜得出我为什么跟你聊天吗？——贵姓？”

    “帕肯斯塔格。”年轻人回答。接着，他急切地期待她自报姓氏。

    “不能说，”姑娘举起一根纤细的手指，微微一笑，“一说你就知道我的身份了，不让自己的姓名出现在报刊上简直不可能。这张面纱和女仆的帽子掩盖了我的真面目。我跟你说话，是因为我想和一个没有被可鄙的财富和虚伪的社会地位玷污的人谈话。哦，你不知道我多么厌倦——钱！钱！钱！欢乐、珠宝、旅行、交际，各式各样的奢华叫我腻味透顶。”

    “我总是想，”年轻人吞吞吐吐地试探说，“钱准是个好东西。”

    “够生活得舒舒服服就行啦。当你有了几百万时，”她做了一个无奈的手势，“叫人生厌的是那种单调。开车兜风，宴会，看戏，舞会，晚餐，一切都镀上了财富的奢靡色彩。有时候，香槟酒杯里冰块的叮当声就几乎让我发疯。”

    “你是干哪一行的，帕肯斯塔格先生？”她问道。

    “我，”帕肯斯塔格先生宣称，“在饭店里干活。”

    姑娘稍稍一震。“不是侍者吧？”她问。

    “我是出纳员，就在——”他们面前正对着公园的街上有一块耀眼的“饭店”灯光招牌——“那家饭馆。”

    “你怎么不上班呢？”她问道。

    “我值夜班，”年轻人回答，“再过一小时才上班。可不可以跟你再会面？”

    “很难说，也许——不过我可能不再发奇想了。现在得赶快走啦，还有一个宴会。你来这里时也许注意到公园前面拐角的地方有一辆汽车，白色车身的。”

    “红轮子那辆吗？”年轻人皱着眉头沉思地说。

    “对。我总是坐那辆车。皮埃尔在车里等我，他以为我在广场对面的百货大楼买东西。想想这种连自己的司机都不得不欺骗的生活，多么不自由。再见！”

    “现在天黑了，”帕肯斯塔格先生说，“公园里都是些粗鲁的人。可不可以陪你——”

    “假如你尊重我的愿望，”姑娘坚决地说，“你就等我离开后，在椅子上坐十分钟。再见。”

    她在薄暮中迅速而端庄地离开了。年轻人看着她优美的身形走到公园边上的人行道，走向停着那辆汽车的拐角，他不怀好意、毫不犹豫地借着公园里的树木的掩护，沿着与她平行的路线，牢牢盯着她。姑娘走到拐角的地方，看了看那辆汽车，然后走过汽车，朝街对面走去，走进了那家有耀眼招牌的饭馆，走到里面那个隐蔽的角落，取下帽子和面纱，坐到出纳员的位置上。

    年轻人沿着人行道慢慢往回走。在转角处，他的脚碰到了一本小小的平装书，他认出是姑娘刚才看的书，漫不经心地捡起来，看到书名是“新天方夜谭”，仍旧把书扔到草地上，迟疑了片刻。然后他跨进那辆等着的汽车，往座垫上一靠，简单地对司机说：“俱乐部，昂里。”

(原文有删改)
1. 小说中两次写到姑娘的书，作者这样安排有什么作用？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题目。

信任

将军战功赫赫，战后成了国家高级领导人。大乱初定，国内治安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将军决定为自己增加几个可靠的卫士。

    将军的贴身卫士当然必须百里挑一，副官汉克负责初选。他整理好详细资料后，再由将军亲自圈定。这一天，在汉克送来的名单上，将军圈定了一个叫斯曼的下士。斯曼的射击、格斗等各项科目都是优，并且斯曼的父亲是中学教师，母亲是纺织工人，看起来没有任何问题。

    斯曼身高一米八，身体非常强壮，长得也极为英俊。将军看了非常满意，拍了拍斯曼结实的肩膀说：“小伙子，好好在我身边干，你会有大好前程的。”斯曼并没有特别激动，自始至终表情都很平静：“将军，谢谢您的提拔。”看着斯曼不同寻常的平静，汉克突然有一种不祥的感觉，他隐隐觉得这个斯曼没有看起来那么简单。

    事实证明，斯曼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卫士。好几次，斯曼不费一枪一弹，就凭他那双铁钳一样的手和精湛的格斗本领，轻而易举地制伏了企图对将军不利的暴徒。不知不觉，斯曼成了将军面前的红人，直到有一天……

    这一天，汉克一脸紧张地来到将军办公室，说：“将军，那个斯曼，太危险了，不能留着他。”

    “什么问题？”将军顿时也紧张起来。

    “将军，我无意中找到了斯曼入伍前的原始档案。他十一岁那年父母双亡，现在的父母只是其养父母。他的亲生父亲，是死去的麦克上校！”将军的脑袋里“嗡”的一声。十二年前，麦克上校是将军最强劲的竞争对手，后来将军抓住机会，以通敌叛国罪下令处决了麦克上校全家，只有他不在家的小儿子得以幸免。没想到那孩子如今竟成了自己的贴身卫士！

    看将军沉默不语，汉克小声请示：“要不要把斯曼控制起来？”

    将军沉思一会儿，脸上突然露出了笑容，说：“继续留用斯曼。另外，在适当的时候，把斯曼的身世和我用他做我卫士的事，透露给报社。”

    不久，全国各大报纸都刊登了将军与仇人儿子的故事。一时间，将军的宽阔胸怀赢得了全国人民的赞叹。

    将军和斯曼长谈了一次，斯曼的表情依然非常平静。他说自己的父亲当时的确是想叛变投敌，将军处决他没有错。将军为斯曼的父亲大发感慨：“其实我与你父亲是很好的朋友，可军法无情，我也是没办法。”将军甚至掉了几滴眼泪。站在一旁的汉克看着落泪的将军，突然感觉到一种阴冷的恐惧。
    将军重用仇人儿子的事情，在喧嚣了一阵后又平静下来。这天，将军应邀到一所大学演讲。斯曼着一身军装，腰佩手枪，不离将军左右。演讲进行到高潮时，斯曼突然发现，一个戴墨镜的男人形迹十分可疑。斯曼感觉情况不妙，把手按在了枪套上。突然，墨镜男人掏出了手枪。斯曼出枪更快，他挡在将军面前，同时抢先向对方开枪。斯曼的枪没有响，刺客的子弹却应声而至，射进了斯曼的胸膛。刺客的子弹有毒，斯曼当场殒命。在斯曼的葬礼上，将军泪流满面，再一次感动了全国人民。

    汉克很疑惑，斯曼的手枪，关键时刻为什么不响呢？汉克仔细检查了斯曼的手枪，他发现，子弹里没有火药！所有的子弹都没有火药！

    汉克当即向将军报告，而将军轻描淡写地说：“我知道，是我让人做的。”汉克惊讶：“为什么？”“你以为我真的相信斯曼？他毕竟是我仇人的儿子，谁能保证他不会对我不利？实话对你说，自从我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后，他的枪里就再也没有一颗真正的子弹了！”

    当晚，将军被杀，他的脑袋被子弹打穿了，眼睛瞪得很大，死前似乎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而汉克自此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他留下了一张字条：世界上可怕的不是不被人信任，而是有人假装信任你！
    (原文有删改)

2. 请围绕汉克概括小说的故事情节。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题目。

轻蔑的一瞥

电话铃响了，警察局局长拿起听筒：“喂！”

“我是克尔齐警长。刚才有一位过路人轻蔑地瞧我。”

    “或许你弄错了吧，”警察局局长要他考虑一下，“几乎每个碰上警察的人都感到心虚，不敢正视。这看起来就像轻蔑。”

    “不，”克尔齐警长说，“不是这么回事。他轻蔑地打量我，从帽子、制服一直到皮靴。”

    “你为什么没有把他抓起来？”

    “当时我愣住了。在我想到这是侮辱的时候，那人已经不见了。”

    “你还认得出他来吗？”

    “肯定能，他蓄的是红胡子。”

    “你现在觉得怎么样？”

    “相当难受。”

    “坚持一下，我叫人来换班。”

    警察局局长打了一系列电话。他派出一辆救护车到克尔齐警长那个区去，同时命令手下的警察把所有蓄红胡子的公民抓起来。配备有无线电话器的巡警队接到命令的时候，正在值勤。有两个人正在试验哪一辆车跑得快，另外两个人在酒馆里庆贺店主的生日，还有三个人帮着一个同事搬家，其余的人在街上买东西。但一听到事情的经过，他们就急忙驱车直奔市中心区。他们封锁了一条又一条街道，逐户搜查。他们跑进商店、饭馆、住宅……凡找到一个蓄红胡子的人，就把他拖走。围捕刚开始了几小时，虏获就已经很可观了：五十八个蓄红胡子的人给带到警察总局来了。克尔齐警长，由两名护理人员搀扶着，挨个审视这批嫌疑犯，但他却没有指认出作案人。警察局局长把这归因于克尔齐警长的健康状况，命令警察们拘留并审讯这批嫌疑犯。他说：“就算他们在这件案子里清白无辜，他们肯定也犯过别的错误，审讯一下总是会有收获的。”

    但审讯毫无收获。警察们要搜捕的那个人早已回到了他的寓所，警察按他的门铃的时候，他没有听见，因为他正往浴缸里放水。洗澡水准备好了之后，他倒是听见门铃声了，但那是邮递员送来了一份电报。消息是可喜的，有人给他在国外准备了一个好职位。不过，条件是：他得立即启程。 

    “好，”这人说，“好，现在要做两件事。第一，胡子要剃掉，因为我讨厌它了；第二，要弄到一份护照，因为我没有。”
    他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重又穿好衣服。办完这些事情后，他到警察总局去，因为他知道只有在那里才能在很短时间内领到一份护照。说到这里，得补充一点：这个人事实上是轻蔑地瞧过克尔齐警长的，原因是克尔齐警长的样子极像他的表兄艾贡。对那个不中用而且欠着他钱的表兄艾贡，这人一向是非常轻视的，这种感情在他见到克尔齐警长的时候就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来了。申请护照的事并不如这人想象的那么简单。他身边带有一些证明文件，也出示了电报，这都无济于事。他申请出国的计划，匆促得没有分寸，吓坏了经管护照的警官。

    “护照是重要文件，”警官解释说，“办这么一份重要文件是需要时间的。”

    这人点点头。“按规章制度可能是这样，但每种规章制度都有例外。”

    “这种情况我决定不了，”警官说，“只有警察局局长才能决定。”

    像一些独裁者一样，警察局局长也爱摆出社交场上老手的样子。他听取了报告后就把那警官打发走了，然后请客人就座。但客人要勉强装出笑脸却不容易，因为这位警察局局长的模样长得像他同样厌恶的堂弟阿突尔。但是，客人脸上掌管微笑机能的肌肉却尽忠职守——这可是关系到护照的大事啊。

    “小官儿们胆小，”警察局局长说，“他们总是避免作出任何决定。您马上而且就在这儿就可以领到护照。您到伊斯坦布尔工作，是我们城市的骄傲。我祝贺您。”

    警察局局长在护照上盖了个印，并签上了名。他大大方方地把护照递给客人，好像那是一个随随便便的什么小本儿。

    警察局局长站起身来，把手伸向那人：“我祝您一路平安。”

    他把客人送到门口，向他亲切地挥手致意，然后走进审讯拘留嫌疑犯的房间里。为了缩短自己受折磨的时间，那些可怜人已经承认一些违法行为，但就是没有承认克尔齐警长指控的那一条罪行。

    “继续审讯！”警察局局长大声命令道。

    (原文有删改)

3. 请归纳本篇小说的主要情节。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题目。

打狗围

田洪波
二发子的婆娘生下了个男娃儿，却没有奶水。

鸡鸭鹅都让生产队赶了去，只有爹院子里的头狗二黑用狂吠阴霾着二发子的干号。
二发子蔫头耷脑的。娘叹气，说给正不住往炕沿儿上磕烟灰的奚五爷，奚五爷“啪”的一声，扔了烟杆：“上山！”
    娘的眼睛便一刻也没离开过奚五爷：“你眼神儿不济，不想要老命了？”

    奚五爷摘下墙上的单发步枪，一边擦拭一边抑扬顿挫：“我还没老！”

    奚五爷扛了几乎一辈子的猎枪，膝下四儿一女——唯独二发子的婆娘圆了老两口儿抱孙子的梦。虽然在怀孕时，奚五爷隔三差五打发二发子去镇上，给他婆娘带回点儿小灶似的补品，但离哺育孩子的营养还差得远。而现在大雪封山，正是打野猪的最佳时节，奚五爷思谋着，他和二黑足够带回一头催奶的野猪——尽管他已经多年没有摸过那把猎枪了，他的左眼也因得了白内障半睁不睁，但奚五爷有把握，不碍什么大事……

    想当年，呸，那可是一个好猎手！

    奚五爷为自己再度进山激动得浑身颤抖。

    二发子听说爹要进山，珍珠大的泪就下来了，但很快被奚五爷严厉的目光止住了：“瞧你那熊样，没出息！”

    也难怪奚五爷生气，四个儿子，居然没有一个能接过他那杆猎枪的。

    “你帮我打个场子就行，不劳作你。”奚五爷淡然地吩咐了二发子一句。

    奚五爷踱到院子里，捧着二黑的脸深情呢喃：“老伙计，再和我上一次山吧？”

    二黑似乎听懂了奚五爷的话，摇头摆尾，把个奚五爷晃得眼圈很快红了。

    二黑跟了奚五爷有些年头了，四个月大时，就被奚五爷看中当头狗训练了。

    奚五爷斜着眼睛，背着手，又走了几户人家，很快就牵回了四条帮狗。

    然后，奚五爷又翻出白大褂，白套帽，穿戴整齐。

    “咔嚓”一声把子弹试着推进膛，奚五爷就领着二发子和五条狗上山了。

    结果大半个上午却一无所获。

    瞅瞅二黑和几条帮狗都有些气喘吁吁，奚五爷把婆娘给带的馍馍掏了出来。他先喂五条狗，一边喂一边和它们呢喃：“一会儿发现野猪可得给我围好喽！”

    几条狗撒着欢儿围着奚五爷转，似在回应奚五爷的话。

    奚五爷满意地点头，这才顾上把剩下的馍馍和二发子分吃了。

    吃过东西后，刚行不多远，二黑的耳朵就支棱了起来。

    奚五爷冲它摆了摆手，二黑心领神会，悄悄靠近惊动它的目标，果然就发现了一大一小两只野猪。

    二黑并不急着叫，以它的经验，要等其他同伴靠近了，指明了猎物的位置，形成了置对方于死地的包围圈，作为头狗的它才能发出进攻的“指令”。

    同伴们很快靠近了，于是二黑显出了往日的凶猛，开始狂吠起来。

    二发子的腿肚子都转筋了，只是下意识地往奚五爷的身后躲。奚五爷骂了句奶奶的，就操起了单发步枪，瞄准那头大猪，许久才打出一枪。让奚五爷没想到的是，这一枪只是打断了在前面引路的小猪的尾巴，跟在后面的大猪毫发未损。

    小猪一溜烟儿地蹿没影了。

    二黑等几条狗依然狂吠不止，等待时机给大猪致命一击。奚五爷这才用斜着的左眼发现，大猪嘴里叼着小猪的一截尾巴，完全愣怔在了那里。

    奚五爷也让自己愣怔了一会儿。

    他颤颤巍巍地走到近前才发现，大猪原来是一头盲猪，那吓跑的小猪不过是牵引它的孩子。

    奚五爷的心就那么怦然一动。

    他先是制止了二黑的狂吠，然后慢慢靠近了大猪。

    “爹，你要干啥？”二发子完全云里雾里。

    奚五爷不说话，用手牵住了那半截含在大猪嘴里的尾巴。

    “我送你回家。”

    许久，奚五爷才从牙缝里憋出这句话，默默匍匐着身子在前面走，而大猪则乖乖地跟在他身后。

    这一幕完全让二发子看傻了，他跟着相送了好长一段路，才意识到这样的结果对自己的婆娘意味着什么。

    二发子便不可抑制地哭了，起始，奚五爷只是拿眼瞪他，依然像对待一个孩童一样，极富温情地牵着大猪走。

    可二发子的哭声却越来越响。

    奚五爷便发怒了：“哭你个球，没出息的东西！”

    奚五爷这话说得恶狠狠的，仿佛把五脏六腑都要吼出来了。

    (选自《小说月刊》，有删改)

4. 从全文看，第4、6自然段写奚五爷的“眼神儿不济”和“白内障”在全文中起什么作用？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题目。

勋章

【俄】契诃夫

 “我有事找你商量。”军事初级中学教员、十四品文官列甫·普斯佳科夫对他的朋友列坚佐夫中尉说，“要不是极其需要，我也就不来麻烦你了。好朋友，请你把斯坦尼斯拉夫勋章借给我。今天，我要到商人斯皮奇金家里去赴宴。你是知道斯皮奇金那个混蛋的：他非常喜欢勋章，他把那些脖子上或者纽扣眼上没挂着什么勋章的人几乎都看成坏人。再者，他又有两个女儿……娜斯嘉和齐娜……我是把你看作朋友才跟你说的……你借给我吧，劳你的驾！”普斯佳科夫这些话是结结巴巴、涨红脸、不住胆怯地回过头去看房门而说出口的。
    中尉骂了几句，然而他同意了。

    普斯佳科夫坐上出租马车到斯皮奇金家去。他略微敞开皮大衣，让人们可以看到他的胸口，别人的勋章在他胸口金光闪闪。

    “不知怎么，自己都对自己多添了几分敬意呢！”教员心里想，“区区一个小玩意儿，至多也不过值五个卢布，却能造成这么大的声势！”

    到斯皮奇金的家门口，他敞开皮大衣，开始慢吞吞地把车钱付给赶车的。赶车的，依他看来，一见到他的肩章、纽扣、斯坦尼斯拉夫勋章，似乎就愣住了。普斯佳科夫得意地清一下喉咙，走进房子里，在前厅脱掉皮大衣，昂起头，挺起胸脯，走进大厅。
可是，这时他看见一件可怕的事，他的同事，法语教员特兰勃良同齐娜并排坐着。普斯佳科夫头一个想法就是扯下勋章，或者往回走。可是勋章缀得很结实，扯也扯不下，往回走也已经不可能了。他只好赶紧用右手盖住勋章，弓起背来，很别扭地向大家一鞠躬，同谁也没握手，就沉重地在空椅子上坐下，恰好坐在他的同事对面。

    仆人在普斯佳科夫面前摆下一盆汤和一盘清蒸鲟鱼。他用左手拿起汤匙来，然而又忽然想起在上流社会不宜用左手吃东西，就赶紧声明已经吃过饭，不想再吃了。

    普斯佳科夫心中充满钻心的苦痛和煎熬般的烦恼：汤盆里腾起馋人的香气，清蒸鲟鱼也冒出令人异常开胃的热气。他有心放开右手，用左手盖住勋章，可是这显得颇不方便。“天主啊，快点结束这顿饭！我要到饭馆里去大吃一顿！”他对自己说。

    他胆怯地用一只眼睛瞥一下他的同事。发现对方正瞧着他，却也是极其忸怩不安，也是什么东西都没吃。两个人互相看着，越发慌张，就都低下头看自己面前的空碟子。

   “他识破了，这个混蛋！”普斯佳科夫暗想。

    吃第五道菜了，有人提议：“为在座的女士们的青春干杯！”宴席上的人乱哄哄地站起来，普斯佳科夫也站起来，用左手拿起酒杯。

    “列甫·普斯佳科夫，请您把这杯酒交给娜斯嘉！”有人递给他一杯酒。

    这令普斯佳科夫大为恐慌，他不得不使用右手了。勋章和勋章上那根被揉皱的红丝带终于见了天日！他脸色煞白，低下头去，心虚地往同事那边瞥了一眼——他的同事正在看他，眼睛里满是惊讶和疑问，嘴角却很快露出狡猾的笑意，困窘的神情也很快消失了。

    “特兰勃良！”主人对他的同事说，“请您把这瓶酒放回原处！”

    特兰勃良迟疑不定地伸出右手去接那个酒瓶，于是……啊，真是时来运转！普斯佳科夫看见他的同事胸前原来也有一枚勋章，而且是安娜勋章！他的同事也在捣鬼！普斯佳科夫高兴得笑起来，往椅子上一坐，浑身松了劲。如今，他再也不必遮盖自己身上那枚斯坦尼斯拉夫勋章了！

    “啊啊……嗯……”斯皮奇金看见普斯佳科夫胸前的勋章，哼哼哈哈地说。

    “是啊！”普斯佳科夫说，“真是怪事，特兰勃良！年前我们那儿呈报上去领勋章的人多么少呀！我们那儿的人那么多，可是领到的却只有您和我！这可真是怪事！”
    特兰勃良快活地频频点头，亮出他的左边衣领，那上面赫然闪着一枚安娜三级勋章。

    饭后，普斯佳科夫走遍各处房间，让那些小姐们看他的勋章。他虽然饥肠辘辘，可是心里却轻飘飘的，逍遥自在。

    “要是我早知道这样，”他嫉妒地瞧着同斯皮奇金谈论勋章的特兰勃良，心里暗想，“那我就会戴上一枚符拉季米尔勋章。唉，真没想到啊！”

    只有这个想法才使得他难过。至于其余方面，他倒是完全幸福的。

    (选自《契诃夫小说全集》，有删改)

注：安娜勋章比斯坦尼斯拉夫勋章高一等，符拉季米尔勋章比安娜勋章又高一等。

5. 小说的第1自然段主要写了什么内容？作者一开篇就写这些内容有什么作用？请简要概括。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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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负责将军卫士的初选工作；隐约察觉到斯曼的不同寻常，发现斯曼的真实身份，建议将军控制斯曼；对将军在提到斯曼的父亲时落泪感到恐惧；对斯曼的手枪不响感到疑惑，明白斯曼遇害的真相后，杀死将军。
3. (1)开端：克尔齐警长因被人轻蔑地打量而报案。(2)发展：警察局局长命令警察们全城搜捕蓄着红胡子的人。(3)高潮：真正的“犯罪人”到警察总局办理护照。(4)结尾：警察局局长亲自送走“犯罪人”并继续审讯无辜者。
4. 写奚五爷的“眼神儿不济”和“白内障”是为后文作铺垫。在下文中，大猪的眼睛也看不见，这自然引起了奚五爷的共鸣与同情，致使他充满温情地送大猪回家，推动了情节的发展，突出了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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